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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日，因活动去了一趟海南。相距上次去海
南，又好几年了。海南省和其他省不同之处在于小
而多变。小指作为岛屿省，面积不大。变指海南省
政策擅长调整变化，总是勇立潮头，给人带来期望。

从海口市美兰机场出来，一切预期正常。时值
深秋，太阳不是很强烈，气温30度左右，身体基本
能够接受。接我们的车辆走高速，不久，就看见道
路两旁的树木不断出现倒伏情况。车开了十几里，
树木倒伏了十几里。这才想起前不久大级别台风
刚“光顾”了海南。在海边，台风不足为奇，但是这
次大台风等级高，打破了几十年纪录。吃饭时，《天
涯》主编林森还给我们看了台风时的照片，有的室
外楼梯被吹飞，其中一个高楼玻璃上还有一只章鱼
紧紧挂着，不知道真伪。他自己遇到长时间断电，
断手机信号，这倒是真实的，可以想见这次台风之
烈。车子驶近活动目的地——昌江县，台风的痕迹
一下子消失。道路两侧风景优美完好，树草茵茵。
搞清楚方位后，我推测可能是台风中心不在此地，
或者此地生态良好，台风见势拐弯，也未可知。

昌江是黎族自治县，位于海南西部，临海，境内
有霸王岭，那是亚热带野生动植物的天堂。二十多
年前我曾经去过那里的林场，原始森林茂密，长臂
猿猴等颇为闻名。这个林场由原省林业厅直管，记
得不少回国侨民在此开垦。昌江生态一直很好，但
是人口少，经济不发达，黎族等少数民族的传统经
营，在海南算是有资源后劲的区域，起步慢一些。

到了昌江，我们住在海边。它有著名的棋子
湾，海水纯净，沙滩稍小，加上生态保护，这里几乎
没有大的开发。当年，这里还是风沙盐碱之处，当
地妇女自发成立绿色娘子军，艰苦奋斗三十余年，
把海岸线绿化，生态从此形成气候。

第二天，我们依次参观了苏东坡曾经造访的峻
灵王庙、黎族非遗项目——治陶、核电工程、县文化
馆等，看得出来，昌江文化一直源远流长，生态良
好，文脉不断。让我欣喜的是这次亲眼看到了当代
工程——核电站。在这样的地方发展核产业，一定
是海南省重点照顾当地民生经济发展。中国核电
集团等央企支持，昌江新能源产业发展自然顺风顺
水。由于首次实地看到核电造型，我和大家一样用
异样的神态注视它。核电产业由于特殊性，国家经
营，安全性自然很高。昌江核电建设后，所用工人、
配套产业，都由地方支持，很好地解决了生态大县
的发展问题。而且核电占地面积不大，只用了一个
村的面积，所用海水不接触核材料，高温蒸汽运行
转子，没有污染。工作人员给我们说，他在这里工
作生活几十年，全家每年体检没有问题。我们中午
还在核电站吃了自助餐，十几道大众菜，吃得香香
的。这次的访问改变了我过去很多的担心和看
法。据介绍，中国核电发展刚刚起步，只占全国用
电5%，要安全保证未来碳中和要求，起码要提高一
倍核电使用量，核电发展前景看好。有人戏说投资
者可以去买中国核电股票，长期持有，必有厚报。

在昌江走过后，我盘算起这个地方的生态发展
史。好生态，是它的看家宝。霸王岭，生态资源果
然霸道，野生动植物层出不穷；黎族人民，是它的守
护神，千百年来，一直勤奋劳作，保护着生态净土；
新产业，不断提升着生活品质。核电，央企省地联
手，新产业拔地而起，做一拥二看三，保障全岛能
源，瞄准世界核电设备需求；自贸港，自然是海南特
色，免税店蛋糕大家都来分享。这样清晰又交织的
生态、经济、文化结构，像一座坚固的大船，可以很
好地抵御经济台风的肆虐，乘风破浪前行。

我和同行的朋友还聊起来海南的生态往事。
我们相互打趣，“中国有头有脸的人谁没有来过？”
是啊，改革开放初期，海南一马当先，引进人才，大
搞房地产、文化旅游、石化等经济，全国来了多少人
士。一次次经济热潮，一拨拨冲击着海南。海南浮
躁过，名人浮躁过，当地老百姓浮躁过。只是，秋风
一起，尘埃落定，尘归尘土归土。海南终究是要走
自己的路。这条路，有好生态，有民族团结，有新经
济结构，有高科技，有大健康文旅，有免税自贸区，
还有持续不灭的青春的心。如此，海南还是那个海
南，美丽的岛屿、梦幻的岛屿，只是这次不再浮躁，
不再污染，不再冲动。

昌江，是海南的一个小缩影。清晨，我坐车向
棋子湾高铁站奔去。下坡时，突然看见远处的高
山，云雾缠绕，青白交混，和大地联在一起，美轮美
奂。司机也感叹没有留意过这样的美景。我眼睛
几乎不闭地看着这人间仙境。在这里，环岛高铁在
绿树的欢送下，通往海口市。而海口，早已经跨过
海峡，通往了世界。

海南，一定还有更精彩的故事，等您。

海南的生态故事

父亲发视频告诉我，他采了很多蘑菇，晒
干后有三斤多。按干湿十比一的比例来说，
他至少采了三十斤。父亲如数家珍地告诉我
今年山上出的榛蘑不多，但所幸遇到了其他
种类，比如浅紫色的花脸蘑，砖红色的松树
伞，乳白色的趟子蘑……总之他采到的都是上
好的蘑菇，他说等它们再晒几个太阳，捏在手
心咔咔作响的时候，就打包给我邮来。他说话
时是兼有得意和憾意的，得意是因为战绩不
菲，憾意自然是他知道我爱采蘑菇，却总是错
过季节。比如这一次，我在娘家待了一个多
月，也没有山上出蘑菇的信息，当我不得不领
着孩子返程，仅仅两天后，父母二人便跑到山
上采回一大筐，真是气人！

我平时害怕虫子，哪怕一只小小的白胖
米虫也能让我心惊肉跳。但是上山采蘑菇
时，我就把这事扔得像没有过一样。一则是

我包裹得严实，虫子和我不能直接接触，二则
是我的注意力全放在找蘑菇上，因为近视眼，
所以我更加仔细地搜寻，同时还得用上我可
爱的鼻子，去判别这地方是不是可能有蘑菇，
所以我已经没有多余的精力去想虫子的事
了。由此可见，有些事情并不是一成不变，只
是看有没有更重要的事情代替。

不只人类喜欢蘑菇，虫子也爱它们。我们
熟知的几个品种，上面多多少少都会被虫蛀，甚
至一窝小小的蛆虫住在里边，这时候反倒不觉
得虫子可怕了，它们反倒像是信者，向俯身望向
它们的人诏示：来吧！来吧！这蘑菇好吃得很，
没有毒！遇到不认识的蘑菇时，掰开它，若是在
里面发现了虫子，基本就可以判定：没事！当
然，为了保险起见，还是不要它！真的，通常来
说，有毒的蘑菇，真的不招虫子，完整又美丽，而
且很孤独，不会大片存在。

我和母亲都喜欢跟着父亲上山采蘑菇，
因为他有着极好的方向感，走到哪里，都心中
有数。当然他从不带我们去深山密林，那里
树木遮天，弯腰再起来都分不清东南西北，纵
使有再好的宝贝，也从不冒那个险。我们并
不是多爱吃蘑菇，而是喜欢沉浸在大自然中，
去享受和它的那份亲近，去找寻它给我们的
无私馈赠。

这几年父亲年岁大了，脚力远远不如从
前。但采蘑菇季节，他还是要到近山处转
转。兴致来了，甚至让弟弟开车几十里送他
到山脚下，虽然往往收获还不值油钱。这一
次败兴而归，并不影响他下一次又兴致勃勃
前往，热爱生活的人就是如此啊！

我对弟弟说，如果有一天，咱爸走不动
了，咱们就不能采蘑菇了，想吃时买一点，但
是估计再也没有那种乐趣，也没有那么好吃
了。我认识蘑菇，但是分不清方向，我会迷失
在山林里，弟弟说他既不认识，也分不清方
向，好家伙，他只会吃！

我把希望放在明年，等我夏季再回娘家的
时候，雨后的山林里定会绽出一批撑着小伞的
可爱蘑菇，它们用贼溜溜的小眼睛，看着我们一
家人的欢乐模样，任时光把记忆拉得又远又长。

蘑菇里的流年
张 瞰

世情人间小景

傍晚，我和姐姐在厨房聊天，5岁的外甥
跑过来说：“窗外有只蜗牛！”我家在15楼，蚊
子都飞不上来，怎么会有蜗牛？我们没在意，
不一会儿，外甥又跑回来，拽着我的衣脚喊：

“快来看蜗牛！”
我们跟着他走到客厅窗边，看到窗户玻

璃外竟然真的有一只向上爬的蜗牛！它的壳
有矿泉水瓶盖大小，腹部吸附在玻璃上，隔着
玻璃可以清楚地看到它柔软腹足的蠕动。“舅
舅，我要蜗牛！”外甥叫道。

蜗牛位于落地玻璃的中央，从侧窗伸出
胳膊够不到它。我找来木棍探出侧窗，挡在
蜗牛面前，期望它爬上木棍，它却用触角碰了
碰木棍，然后改变路线绕了过去。我用木棍
轻轻捅它两下，它小小的身体摇摇欲坠，若它
从15楼掉落，肯定摔得粉身碎骨，我动了恻隐

之心，不忍再碰它。
我收回木棍，外甥失落地说：“蜗牛要逃

跑啦！”姐姐哄他：“这只蜗牛呀，是蜗牛登山
家，楼房对蜗牛来说就像一座大山，你看它多
努力呀，咱们别打扰它了。”窗外的蜗牛一直
在慢慢地向上爬，它的壳显然是个重负，为了
带动蜗牛壳，它柔软身体的前半部分总是保
持伸展和发力的状态。十几分钟后，它爬到
窗户上面的外墙上去了。

姐姐和外甥离开我家时，窗外已暮色四
合，华灯初上。居民楼一共有16层，不知道

“蜗牛登山家”是否爬到了楼顶。姐姐那番安
抚外甥的话，其实触动了我，给蜗牛冠上“登
山家”的名号，便为这弱小生物的行为赋予了
意义。可就算蜗牛爬到楼顶，又有什么意义
呢？在楼顶，它既不能找到独特的食物，也不

会遇到心仪的配偶，秋天已到，它大概率会孤
独地死在楼顶，蜗牛爬上16层楼的楼顶似乎
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

我想，如果宇宙中有种进化上亿年的外
星人，这种外星人和人类的智慧差距，就像人
类和蜗牛的智慧差距一样大。既然蜗牛爬楼
没有意义，外星人会不会觉得，人类攀登高山
也是没有意义的呢？

人类登山，当然是有意义的，若问人类为
什么要登山，就不得不提那个著名的回答：“因
为，山在那。”平凡简单的几个字，蕴含着突破
自我极限去挑战恶劣外部环境的震撼力量。
蜗牛不懂什么叫登山，但它拖着沉重的壳，缓
慢又坚定地一直向上爬，突破了蜗牛的极限，
挑战了对它来说高耸险绝的大楼。

蜗牛呀，你为什么要爬楼呢？我来替你
回答吧：“因为，楼在那。”

今夜，我写下这些文字，向所有勇敢和顽
强的生命表达由衷的敬意。我想象蜗牛爬上
了楼顶，夜晚微凉的秋风轻拂它疲惫的身体，
它居高临下，俯瞰灯火辉煌的城市，完成了其
他蜗牛未做到的壮举。我为它感到欣喜，即
便它做的事似乎没什么意义。

窗外的蜗牛
范小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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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情信笔扬尘

我离开北方老家之前，是喝井水长大的，
对水井记忆尤深。那时，乡亲们日常生活靠
井，浇地灌园也靠井。每户人家至少要有一
口水井，否则就要肩挑水桶到别处担水。即
便后来有了杠杆式压水机和大型水泵，有了
公共水塔，抽取的也是地下水。

当兵来到苏北后，才见识到汪曾祺先生
眼中的大淖是有多浩瀚，才体验到胡石言先
生笔下的柳堡有多滋润。里下河地区称得上
水乡泽国，河湖港汊，数不胜数，桨声欸乃，四
通八达。

记得刚当兵时，驻地以及附近的百姓，都
是从河里取水用，或者就在河边洗洗刷刷。
同一条河里，有人在淘米洗菜漂衣服，还有人
在哗啦哗啦地刷马桶。你感觉违和、犯冲，而
河边人家却习以为常。

北方饮用的井水，明澈纯净，矿物质含量
较高，称作硬水，入口甘甜清冽。河水泥沙多、水
草丰盛，有机成分多，称作软水，难免会有泥腥
味。刚来南方时，对饮用河水很不习惯，慢慢地
也就适应了。井水与河水的区别，说出来很简

单。河水暴露在地表，会随着气温的变化而变化，
而井水来自地下深处，不受地面温度影响，所以
给人以冬暖夏凉的感觉。在没有冰箱的年代，每
到盛夏季节，村民们会将食物放进笆斗里，将井
绳下放到井水上方吊着保鲜。

其实呢，南方过去的水井也很多。就我
去过的几个江浙城市来说，以井命名的街巷
不在少数，说明这些地方都曾有过水井。记
得那年去苏州公干，住在老城区弄堂里的一
个招待所里，附近人家还在用水井，是那种老
式的石井栏，感觉上颇有古风。六朝古都南
京，带井字的地名很多，如杨公井、金沙井、胭
脂井等。位于秦淮区老门西的同乡共井，不
仅是地名，而且确有老式水井的遗存，石墩式
的井沿上还有拔水绳的勒痕。据说，这口井
是西晋所建，距今已有1700多年了。

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取水方式，水井逐
渐演变为民俗文化的象征符号和戏曲元素，
撇开《柳毅传书》《十八相送》《井台会》《老井》
等剧作不谈，与井相关的成语就有许多，如，
临渴掘井、枯井无波、落井下石、坐井观天、背

井离乡等。
有句常用的俗话叫井水不犯河水，寓意

互不干涉，相安无事。这话在北方说得通，到
南方就不见得了。比起北方离地丈余的深水
井，南方的水井很浅，几乎伸手可掬，估计是
同附近的河水相通的、持平的。夏天河水上
涨时，井水的水位也随之上涨；冬天河流进入
枯水期，井水的水位也随之下降。

凡事都有例外，南方也有井水不犯河水
的记录。在安徽宣城旌德县境内有个朱旺
村。这个村落历史悠久，桥多井多，这儿的水
井虽然就在河边，但由于开凿较深，连通的是
地下水，与浑浊的河水互不相犯，因而能够保
持水质清澈。

无独有偶，在湖南郴州曹家坪路，有一口
老井叫铁龙泉，就坐落在郴江之中，却与河水
保持独立。除非发大水时，江水漫灌而相混，
汛期一过，又各不相犯了。如此说来，井水不
犯河水的民谚是不分南方和北方的。

也有考据认为，井水不犯河水的典故，并
非出自地理，而是天文。“井”是指二十八星宿
中的“井宿”，又称东井；“河”指的是“银河”，
也叫天河。据《史记·天官书》记载，“东井为
水事”，这就与水搭上了关系，因为这两个星
座及其卫星相距遥远，互不犯冲，就被比喻为

“井水不犯河水”。
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内容有多丰富啊，堪

称博大精深，一言难尽。

井水与河水
王兆贵

世情风雅颂

绿色的光

一棵树，两棵树
连成一道绿色的光
穿越弱冠之春
把不惑编织
密密匝匝的年轮
内涵和线条
翻转，加深
树，有一颗绿色的心
随绿色的呼吸
加快跳动
茂密时光的浓荫

午后，我慢慢走
微风拂动树叶
阳光下是一条河流
划出一道光
绿色之光
贮藏已久
仿佛她献给大地
深情的吻

讲台

三尺容身之地
月光落在这里
除了分行、顶格
粉笔的造雪机造出
银色的回响
黎明长出一根根嫩草
还消磨一截截青春

教室

你俯身劳作
课桌挺直脊梁
面朝书本
声音在春夜
发芽生根
虔诚了虔诚
带着压弯的稻穗
低头
一只鸟儿
向云端飞去

绿叶

树干粗壮
它的秃顶式外观，如同
收割后的庄稼地
草色显得多余

冬日，无处安放
不只是衰老的童心
还有门前这棵
梧桐树睡得很沉
似乎忘却
一片绿叶的过往

我身体里的一棵树

山绿了一生，水清了一世
山水在我的身体里
又粗又大的树
他是新安江畔的孩子

山林的气息，除了安稳的静气
略带清凉
率水河的水在欢腾
一阵接一阵
落入青绿的叶子
清亮了颜公山的笑声

身体里的这棵树醒来了
燕雀在枝头跳跃
就像发现春天的整片树林
激动地鸣叫
蛙声在轰鸣

蝶变记

毛毛虫的身体里深藏
一对金翅膀
某一天化蛹成蝶
它将振翅飞翔
穷尽毕生所能
奔赴一场生命中
不能承受之轻

兰花

两盆兰花，把春天开得
格外饱满
窗外婀娜多姿
空旷里多了些雨点
春风藏在她的根部
那里很深也很浅

树与风景（组诗）

汪远定


